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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天仙配》《女驸马》上
映后，严凤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
人。生活在同一片屋顶下的我们兄
弟，比其他人家的孩子们要活得更
加谨小慎微。借用现在的流行语来
说就是：做孩子难，做严凤英家的
孩子更难。

都说母爱是伟大的，但是在严
格的传统家教约束下，我们感受到
的爱不仅是伟大，更是无私加严厉
的。母亲为感恩共产党对自己的关
怀，在积极追求向党组织靠拢的同
时，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更是严之又
严，绝不允许自己的后代成为贪图
享受好逸恶劳的纨绔子弟。

母亲入党的那段时间，正是我
们兄弟开始成长的阶段。我们的人
生随之开启了比普通人家还要自律
的生活模式。

我和哥哥自小就开始接受独立
的生活和学习方式，我在幼儿园全
托，哥哥在合肥的西岗小学寄读。
学校里部队干部的孩子们很多，校
风很正。除了学习之外，哥哥他们
还要接受军事化的管理和操习。人
们思想单纯，追求的是一心奉献，
报效国家。在那样的环境中，学生
们个个追求上进，刻苦学习。这就
是能让母亲放心的对孩子一视同
仁、平等公正的成长环境。

在生活上，哥哥从未搞过任何
特殊化，穿的是家里带去的旧衣
物，吃的是学校的大食堂。那时也
有攀比，但比的是谁更加艰苦朴
素、勤劳勇敢。哥哥聪明，学习上
是拔尖的。因为他在学习和体育方
面表现得太出色，拿“三好学生”
和各项奖状拿到手软，很快就被选
为少先队大队长。周末回家后，当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叠叠的成绩单和
奖状的时候，我就会从母亲的眼里
看到一闪即逝的笑意。

我是阳历9月8日出生的。因
为生日比开学日晚了七天，到了我
七岁那年的开学日，舅妈偷着带我
到学校求情，想着就晚了几天，能
不能请学校通融一下，但是被按章
办事的校方给拒绝了。舅妈回家后
向爸爸妈妈说了这事。父母们想了
一会儿，说还是要按照学校的规定
办事，不能坏了规矩。于是我便比
其他的孩子晚了一整年读书。祖母
得知后，非常不满，说就是差了几
天啊，找一找人求个情又能怎样？
关键是耽误了孩子的读书，从幼儿
园毕业后就要荒废了一年的时间！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父母是多么
的守规矩讲道理，孩子吃点亏不算
什么，特殊化可是不能搞的。

我似乎除了过年，平时就没有
穿过什么新衣服。身上的衣服都是
哥哥长高了剩下不能再穿的。我这
个人比较木讷，一边看着哥哥脱下
旧的衣服穿上新装，一边听着他得
意洋洋地唱道：“新老大，旧老

二，缝缝补补给老三……”我就在
一边赶紧套上他换下的衣服。虽然
有时心里偶有“醋意”，但多时会
这样想：哥哥是那样优秀，我穿
上这些衣服后，说不定也会像他
一样长高长大。也许真是沾了哥
哥的光，我在学习上也是出了名
的尖子，因为只盯着手里的奖
状，眼里也就看不见袖肘和膝盖
上的补丁了。

家里的生活虽然简单朴素，但
母亲对自己的师兄弟、剧团的同
事，甚至素昧平生的遭难人家，只
要看见他们有困难，总是毫不吝啬
地施以援手。而她在身后，没有给
我们留下任何存款和财物。

母亲在屡获殊荣后，受到了国
家的优待。国家给她定的工资标准
在她自己三番五次主动要求降薪后
固定在每月230元。当时算是较高
收入的专业人材。从党员的角度再
比比身边曾经一起闯过来的师兄
弟、好姐妹们的普通收入，她总是
觉得心里不踏实，总觉得要为他们
做点什么才能踏实。于是，遇到了
不知名的农村产妇，她会出手相
助，给与衣物、食品及现金；谁家
子女多，生活困难，她就会及时送
去救急的钱；团里的师弟家庭矛
盾，砸坏了家具和锅碗瓢盆，她
又自掏腰包，全部买齐又亲自送
上门，连劝带吓唬，使他们夫妻
言归于好；团里的同事们结婚，
她买上被面床单相赠，祝愿新人
花好月圆；就在生命最后的日
子，她还不忘记掏出自己兜里仅
有的十元钱，递给烧锅炉的宣老
师傅，让他补补身子……

反观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却又
是另一番光景：

在成长上，我小时候就因为父
母的工作繁忙，被放在幼儿园全
托，到了出麻疹的时候，被校医误
诊了，一针退烧针压住了正常的表
发，导致我往后几十年一直身体羸
弱、长年多病。

在生活上，我们和大人一起吃
着豆饼渣、红薯干和其它不知名的
杂粮度过饥荒。

在学习上，我们如果不拿到
90 分以上的成绩单回家，面临的
就是轻则罚跪，重则杖责。

路上见到拉车的工人，必须帮
忙推送；遇到年迈负重的老人家，
必须搀扶护送；捡到钱物，必须交
公；遇到他人危难，必须出手相
救。就算是做了这些好事，回家汇
报时也还要接受母亲的严厉盘问和
核实。直到查明实际情况后，她对
我们才会脸色和蔼一些。

因为环境熏陶，我们兄弟的乐
感极佳。特别是哥哥对音乐的领
悟，堪称天才。我小时的嗓音也可
以达到青衣花旦的表达水平。母亲
也特别喜欢这一点。

一次剧团排练移植的朝鲜现代
剧目《红色宣传员》，由于要熟悉
唱腔，母亲就会把打印好的乐谱带
回家里，一边读谱一边练唱。剧
中扮演福善婶的潘霞云阿姨当年
就住在我家对门。母亲除了在团
里排练之外，也会时常到潘家串
门。她会在吃饭的时候端上一碗
饭，夹上几筷子菜过到对门去找潘
阿姨，和她一起探讨剧情和对手戏
份。通过这样的磨合和练习，使得

《红色宣传员》成为了当年十分成
功的现代戏。

天天如此的练习，让我在一旁
也听了个大概。我居然也会唱起剧
中主角李善子的大段核心唱腔：“福
善婶你为什么……”母亲得知后特
别开心。她带着我到团里，到朋友
家里让我当众演唱，在一边乐呵呵
地看着。我却常常臊得满脸通红。

有人会以为如果我母亲在世
的话，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
脉资源把我往戏曲表演的方向引
领。非也。就在前不久，我姑父
的弟弟道模叔叔告诉了我一件往
事——

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因

工作调动进京，经过合肥看哥哥一
家，顺道就一起见了我母亲。谈
话时，母亲竟托他把我带到北京
去寄宿读书。她对道模叔叔说，
自己工作太忙，顾不上对孩子的
教育。她又不想让我靠着她的名
声走上唱戏的道路，就想把我送
到北京找一所管理严格、教育有
方的寄读学校生活学习，让我早
日出息，长大成人。她这样考虑
是觉得当时的北京风清气正，孩
子不会走偏方向。道模叔叔听后
吓了一跳。当年他还很年轻，还
没有成家，觉得难以担当这样的
重任，于是婉辞了。

叔叔的一番话让我很意外。我
真的不知道母亲在培养孩子的事情
上会有过这样的想法。为了孩子能
早日成材，她什么都能豁得出去。

潘阿姨家的郑叔叔是省体委的
领导干部，平时也和我们十分熟
络。他家的儿子铁头是我们的发
小。两家的孩子经常吃在一起，玩
在一起。我六七岁时看到哥哥暑期
常去省体育场游泳，心里十分痒痒，
就和母亲说也想去游泳。母亲就让
我自己去问郑叔叔能否办理游泳
证。郑叔叔说一来我年龄不到8周
岁，二来我身高不够一米二，因此不
好办。知道了结果，母亲也没有再
去走后门，打招呼。她认为作为党
员不能让别人坏了规矩。结果我的
游泳是 1967 年夏天在护城河里扑
腾出来的。

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分别走
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在成
长的任何阶段，我们兄弟仍会按照
母亲生前的教导做人做事。我们都
像爱惜羽毛的鸟儿们一样珍惜自己
母亲的名誉。无论什么诱惑来到面
前，我们总会在第一时间都考虑一
下会不会影响到母亲的声誉，会不
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数年前，曾有安徽的一些地方
要求我们兄弟俩授权以母亲的名义
冠名某某剧场某某会所。他们许诺
或者送房或者给钱进行合作。尽管
有丰厚的利益相许，但我觉得对方
没有严格和成熟的管理模式，经和
哥哥商量后托词谢绝。钱不重要，
就怕不靠谱的合作会给母亲名誉带
来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恪守的底
线和原则。今天重提此事也希望能
取得当年合作方的理解。

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今天，
国家和社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
化。我们兄弟也在学习着适应时
代的节拍。在我们的工作中，也
尝试着用相对前瞻的思路与时俱
进地创作一些文艺作品。但是这
些丝毫不影响我们对父母留下的
家规的恪守和遵从。只要我们一
息尚存，我们对自己的约束和要
求是不会放松的。

（作者系严凤英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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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凤英与两个儿子的合影


